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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十
四
歲
的
杭
州
人
老
趙
，
身
家
數
千
萬
，
三
年
前
娶
個
二
十
六
歲
的
嬌
妻
。
為
博

紅
顏
一
笑
，
老
趙
光
是
花
在
為
她
買
奢
侈
品
上
的
錢
就
超
過
二
百
四
十
萬
元
，
價
值
近
千

萬
的
房
產
也
加
了
對
方
的
名
字
。
然
而
，
老
趙
遇
到
的
是
一
名
高
段
位
的
拜
金
女
，
他
實

在
無
法
滿
足
女
方
難
填
的
欲
壑
，
無
奈
之
下
起
訴
離
婚
。
網
友
開
玩
笑
說
：
啃
了
一
棵
嫩

草
，
總
要
付
出
點
代
價
。

曾
幾
何
時
，
一
些
新
潮
男
女
認
為
，
金
錢
愛
情
是
絕
配
，
你
用
青
春
換
我
的
金
錢
，

我
拿
金
錢
換
你
的
青
春
，
你
負
責
貌
美
如
花
，
我
負
責
賺
錢
養
家
。
於
是
，
﹁寧
願
坐
在

寶
馬
裡
哭
，
也
不
願
騎
着
自
行
車
笑
﹂
，
成
為
網
絡
流
行
的
拜
金
真
言
；
﹁幹
得
好
不
如

嫁
得
好
﹂
成
了
潮
女
的
流
行
口
號
。
於
是
，
﹁拜
金
女
﹂
紛
紛
成
了
闊
老
闆

的
嬌
妻
，
有
沒
有
愛
情
不
敢
說
，
穿
金
戴
銀
，
吃
香
喝
辣
，
開
豪
車
，
住
豪

宅
那
是
沒
說
的
。

不
過
，
近
幾
年
來
，
看
到
了
太
多
像
老
趙
這
樣
以
喜
劇
開
頭
以
悲
劇
結

束
的
金
錢
愛
情
模
式
，
人
們
逐
漸
開
始
理
性
回
歸
，
醒
悟
到
金
錢
愛
情
並
非

婚
姻
絕
配
，
而
更
像
一
筆
彼
此
算
計
的
生
意
，
風
險
太
大
，
前
途
未
卜
。
相

比
之
下
，
覺
得
還
是
老
老
實
實
選
擇
段
門
當
戶
對
的
婚
姻
更
靠
譜
。
近
日
，

中
國
青
年
報
對
七
萬
九
千
四
百
四
十
六
人
進
行
的
一
項
調
查
顯
示
，
百
分
之

五
十
九
的
受
訪
者
認
同
門
當
戶
對
的
擇
偶
觀
，
百
分
之
六
十
七
點
七
的
受
訪

者
認
為
門
當
戶
對
有
利
於
以
後
的
婚
姻
。
這
個
門
當
戶
對
，
就
包
括
年
齡
、

家
庭
、
學
歷
，
也
包
括
金
錢
收
入
。

人
往
高
處
走
，
水
往
低
處
流
。
平
心
而
論
，
女
性
希
望
通
過
嫁
給
富
人

的
方
式
，
改
善
目
前
生
活
狀
況
的
心
理
，
可
以
理
解
，

但
如
果
女
性
把
未
來
生
活
的
全
部
寄
託
都
放
在
婚
姻
上

，
這
是
喪
失
自
我
的
表
現
，
也
是
很
靠
不
住
的
，
同
時

也
是
對
愛
情
、
婚
姻
的
褻
瀆
和
不
負
責
任
。
我
們
知
道

，
對
一
個
有
權
力
支
配
自
己
婚
姻
的
自
由
人
來
說
，
婚

姻
的
根
本
依
據
就
在
於
愛
情
，
至
於
其
他
東
西
，
如
門

第
、
財
富
、
地
位
、
名
氣
等
等
，
都
是
愛
情
的
附
屬
品

，
而
現
在
的
拜
金
女
們
，
則
本
末
倒
置
，
把
寶
馬
車
代
表
的
財
富
放
在
高
於

一
切
的
位
置
，
把
最
重
要
的
愛
情
放
在
無
關
緊
要
的
位
置
，
我
覺
得
這
是
很

可
悲
的
，
不
誇
張
地
說
，
這
是
一
種
歷
史
的
倒
退
。

再
退
一
步
說
，
假
定
你
確
實
運
氣
不
錯
，
福
星
高
照
，
真
的
登
堂
入
室

，
當
了
闊
太
太
，
也
並
非
從
此
就
可
以
高
枕
無
憂
。
別
忘
了
，
大
款
這
只
﹁

績
優
股
﹂
，
人
人
都
喜
歡
還
都
有
﹁想
法
﹂
，
你
能
成
功
﹁債
轉
股
﹂
，
未

必
別
人
就
比
你
差
。
你
可
以
憑
年
輕
美
貌
榮
登
寶
座
，
可
﹁螳
螂
捕
蟬
，
黃

雀
在
後
﹂
，
還
有
比
你
更
青
春
靚
麗
的
妹
妹
，
會
以
其
人
之
道
還
治
其
人
之

身
，
如
法
炮
製
，
取
而
代
之
。
而
且
，
男
人
一
有
錢
，
荷
爾
蒙
分
泌
得
就
格

外
的
多
，
喜
新
厭
舊
這
種
事
發
生
在
富
人
身
上
那
是
司
空
見
慣
。

而
對
娶
了
拜
金
女
的
富
人
來
說
，
也
過
得
不
輕
鬆
。
人
家
既
然
是
衝
着

你
的
錢
來
的
，
自
然
要
拚
命
揮
霍
，
揮
金
如
土
，
以
享
受
高
品
質
生
活
，
你

要
略
有
心
疼
，
就
會
矛
盾
連
連
，
夫
妻
反
目
。
再
往
下
發
展
，
一
旦
關
係
破
裂
，
對
簿
公

堂
，
離
婚
還
要
分
你
一
半
財
產
，
更
讓
你
肉
疼
。
所
以
，
真
正
清
醒
而
明
智
的
富
人
，
是

不
看
好
金
錢
愛
情
這
種
﹁絕
配
﹂
的
。
這
種
婚
姻
，
因
為
不
是
以
愛
情
為
基
礎
，
只
是
各

取
所
需
的
交
換
，
看
似
熱
鬧
風
光
，
實
則
危
機
四
伏
，
隨
時
都
有
翻
船
的
可
能
。
而
且
商

場
如
戰
場
，
你
今
天
春
風
得
意
，
不
能
保
證
明
天
還
會
日
進
斗
金
，
萬
一
你
破
產
倒
閉
，

你
的
拜
金
女
還
會
跟
你
一
起
拉
棍
討
飯
、
共
渡
時
艱
嗎
，
一
點
門
都
沒
有
！

勞
燕
分
飛
，
杭
州
老
趙
解
脫
了
，
雖
然
虧
了
不
少
錢
；
拜
金
女
也
解
放
了
，
雖
然
犧

牲
了
幾
年
青
春
。
這
樁
公
案
也
給
那
些
還
想
搞
金
錢
愛
情
之
配
的
男
女
提
了
個
醒
：
﹁交

易
﹂
有
風
險
，
﹁入
城
﹂
要
謹
慎
。

這麼說顯係誇張
，但也確是我每次遠
遊至中後期時的真實
感覺。咱們的哪個旅
遊團出發之際，不像
支雄赳赳氣昂昂的遠

征軍？其時憧憬也美美、興致也勃勃而又
個個摩拳擦掌。尤其幾十隻拉桿箱一起咕
嚕嚕滾動，那氣勢，像不像 「車轔轔馬蕭
蕭，行人弓箭各在腰」之行伍？當然，採
購清單也是長長的一溜，尤其是向海外進
發時，完成它的任務可不輕。這也就是為
什麼幾個地方一跑，幾次 「採購戰」一打
，隊伍又多半軍容不整、疲態日重乃至 「
潰不成軍」的重要原因。

南梁沉約曾有句云： 「旅遊媚年春，
年春媚遊人。」可見旅遊是大美事。從字
面看，旅和遊也應是不二主題。即為實現
遊覽、觀光、尤其是休閒、放鬆目的而作
的旅行。遺憾的是，我在實際旅遊中感受
到的，卻總與之背離。咱們的首要目的，
顯然不是什麼休閒觀光，而是以到的地方
多為榮。到了景點則以拍照多為榮。以至
所有熱門景點，甭管原先多美，實際看到
的都是擠擠攢攢的人頭和 「長槍短炮」，
再加各種手機。幾乎人人都在爭相喀嚓或

即時發微信，觀景云乎哉。而為了多逛點，喀嚓完就得
趕緊驅馳，再到下一點去喀嚓。我總有些懷疑，熱衷拍
照，內因多少有些人類通病即貪婪在，帶不走的東西，
多照點相也好；此外虛榮心也推波助瀾：看看我到過多
少好地方吧。殊不知，現今誰沒相機或手機，網上圖片
海了去，親友們愛欣賞你這麼些相片的恐怕不多。而上
述過程多累人，可想而知。所以 「下車拍照，上車睡覺
」就是理所當然的了。只是與所謂 「休閒」差之遠矣。

許多人眼裡的第二大目的及旺盛的熱情，是我每每
都大為驚詫的。即所謂 「窮家富路」──玩命購物、大
肆採買。尤其是偉大的、在此方面從不知疲倦的女性們
，幾乎從第一天就坐立不安了。導遊還沒來得及煽乎，
他們就熱火朝天地詢三問四了。實際採買一開始，則從
世界頂級奢侈品到家常用品如指甲鉗、刮鬍刀到鍋碗瓢
盆無所不採、無所不購。衝破做足功課的採買清單是再
正常不過的了。所以我常納悶，國家出台什麼不得強迫
購物的通知分明多餘！或許那是所謂零團費的問題？反
正我見到的從來是旺盛而自發的採購需求。無怪有導遊
眉開眼笑誇獎道：旅遊購物和日常購物是不同的，它是
調劑身心、擴大視野、陶冶情操、享受快樂旅遊活動的
重要組成部分云。

此言或許不虛，然後果就有些嚴重。歸期前晚你到
各房中看看，床上扔的，地上攤的，皆是難以裝下的戰
利品。以至有回我們的車到大阪就走不動了，因為團中
人一氣新購了九隻大號皮箱，只好再租輛中巴運行李！
至於 「丟盔棄甲」也很普遍，甚至還有丟護照的。最慘
的是，一位女團員竟從行梯上倒栽滑落，所幸僅渾身青
紫，人命無恙。絕的是下跌中，其手中的七八個包包都
被她死死揪緊而一隻沒丟！

親，看看這是不是有點兒潰不成軍的意思了？
不成軍就不成軍吧，咱就是來購物的、 「瘋狂的」

，又如何？誰規定旅遊必得是什麼模樣？也是。自得其
樂就好。能安全、有序些更好。

五月十二日，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接受了土庫曼斯坦總
統別爾德穆哈梅多夫贈予中方
的一匹汗血馬，為馬年中國平
添一抹新亮色。

汗血馬屬熱血馬，本名阿
哈爾捷金馬，土庫曼斯坦特產，是經歷三千多年
培育的全球最優馬種之一。汗血馬外表英武，體
型優美，四肢修長，因奔跑時脊背流出殷紅如血
的汗水而得名。汗血馬速度超群，平地上跑一千
米僅需一分鐘；耐力更是超強，一天只飲一次水
即可長途跋涉，被土庫曼斯坦奉為 「國寶」，其
形象還被繪製在國徽和貨幣上。

汗血馬售價動輒幾十萬、幾百萬美元，身價
最高者可達上千萬美元。護養費也極昂貴，平均

每月需上萬元，比普通馬匹高出四五倍。目前全
世界汗血馬總數僅三千匹左右，中國有兩百匹。
二○○二年和二○○六年，土庫曼斯坦總統尼亞
佐夫兩次將汗血馬作為 「國禮」送給中國，以示
兩國友誼，如今牠們生活在天津國家汗血寶馬中
心。其中一匹 「阿赫達什」的祖輩曾獲一九六四
年奧運會馬術盛裝舞步冠軍。

關於 「流汗似血」，動物專家解釋說，馬在
高速奔跑時體內血液溫度可達四十五度以上，但
頭部卻恆定在四十度左右。汗血馬毛細而密，毛
細血管非常發達，高速奔跑後隨着血液溫度增加
，就會從細小的毛孔中滲出少量紅色血漿。國人
歷來喜愛汗血馬，譽其為 「天馬」。兩千多年前
漢朝外交家張騫出使西域時曾言 「西域多善馬，
馬汗血」，從此汗血馬穿越古老的絲綢之路來到

中國。民間素有 「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之說。
相傳有人獻給漢武帝劉徹一匹汗血寶馬，武帝大
喜過望，作《天馬歌》讚曰： 「太一貢兮天馬下
，沾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
龍為友。」李白也寫過一首 「天馬歌」，感嘆其
「騰霧凌空，橫馳萬里，踏燕追風」的神勇，更

借汗血馬寄託自己的凌雲壯志。藝術大師徐悲鴻
的《奔馬》和《八駿圖》中也有汗血馬身影。金
庸也極力推崇汗血馬，《射鵰英雄傳》裡郭靖就
有一匹汗血寶馬。現代詩人牛漢也寫過一首《汗
血馬》，我還記得其中幾句： 「世界上 只有汗
血馬 血管與汗腺相通 只有飛奔 四腳騰空的
飛奔 胸前才感覺有風 流盡最後一滴血 用筋
骨還能飛奔一千里…… 汗血馬 撲倒在生命的
頂點 焚化成了一朵 鮮紅的花……」

我在社會學概論課上，講
到種族歧視這個概念的時候，
喜歡用自己的一段飛機上的經
歷來作為現身說法的例子。

為了說明個人歧視和制度
性歧視這兩個概念的不同，我

說 「我來給你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經歷。」
「這是在三年以前的春天，我去西雅圖開會，開

完會坐飛機回來我們這個城市。當飛機着陸後，大家
一個個排隊準備離開飛機。走道很窄，一次只能允許
走一個人。我聽到飛機上唯一的空姐和乘客們道別的
聲音， 『祝你下面的旅途愉快』， 『希望下次再見到
你』， 『祝你下午愉快』……我已經準備好她也會和
我道別，我都準備好了回問她一句同樣友善的話語了
。沒想到，她見到我，那原本已經彎下的腰僵硬了一
下，微妙地回到了原位，而我似乎都能從她那嘴角的
準備運動中看到有一句問候的話到嘴邊，卻又縮了回
去。她什麼也沒有說，就是這樣看着我從她身邊離開
。我記得我用一種意味深長的微笑看了她一眼，我相
信她能感受到我的微笑，我走下了飛機。」

看到一些學生有些驚愕的表情，我說我給你們示
範當時的情形吧。我做了一個彎腰致意然後又慢慢把
頭有點傲慢地昂起來什麼也沒有說的姿勢。

學生們很安靜地看着我示範，我能感受到他們在
暗自思忖的安靜。

然後我說我聽見她又對我後面的每一位乘客重複
問候道別的話，所以我確信她只是忽略我，不給我打
招呼。

我說： 「你們怎麼看？這是歧視嗎？」一些學生
點頭說，是。

一個男學生舉手，我讓他說話。他說： 「可能她
看到你的樣子，認為你不會講英語。我在亞利桑那州
坐飛機的時候，乘務員經常不對我說問候的話。」

我問： 「你覺得為什麼會這樣？」
他說： 「因為我是墨西哥人，他們可能不喜歡我

們這樣的人。」
「哦，他們判斷你是墨西哥人所以不問候你。」

我說。
「我的樣子是比較美國化的墨西哥人吧……」他

自我解嘲地笑着說。我也笑了。但是我心裡同時在冷
笑，我冷笑這些對待這位學生如此勢利的在亞利桑那
的飛行公司。

一個男生舉手，我示意他發表看法。
「也許這位空姐有許多年給亞裔、墨西哥裔打招

呼的經歷，但是從沒有收到過人們對她的回答，所以
她認為不值得給出她的努力了。所以就不給你問候了
。」說這話的是一位：白人學生。他對美國社會財富
的巨大差別很痛恨，可是到這個種族歧視的關口，他
說出的是這樣的話。

心裡一下覺得似曾相識，不止一兩次，當我說這
個例子時，總是有學生為這位空姐找理由解釋為什麼
她不給我問候道別的話。這次是這個理由。上次是 「
可能她看到你是亞裔，而亞裔是比別的種族聰明，所
以她感到被你侵犯了。」——這也是理由啊？

我說： 「你為什麼要為她找理由呢？為什麼你會
覺得亞裔和墨西哥裔的人就傾向於不給她回一句問候
呢？」

他說： 「沒有，我只是在想可能是這個原因。」
另一位男生要求發言，他說 「我在機場工作，可

能是因為她覺得你穿的衣服比她有檔次，所以就嫉妒

，就不問候你了。」這是一位墨西哥裔的男生。
我覺得很好笑，學生們也在笑，我說： 「你是在

開玩笑吧？哈哈。」大家都放開來大笑起來。氣氛很
輕鬆。

我說 「行了，我們別為她找藉口了。她做的事情
是歧視就是歧視。我認為這是個人歧視，如果她對所
有不是白人的人都這樣，而如果我們這些不被問候的
人都去投訴，而如果公司不對她採取任何措施的話，
那麼這種個人歧視就上升到制度性歧視了。」

一位女生說： 「即使你認為乘客聽不懂英語，你
可以微笑，微笑是大家都明白的語言啊。」她顯然對
那位男生的找藉口不滿。

又一位中年的女學生問， 「那麼你做什麼了嗎？
」她是一位墨西哥人和美國土著人結合的後代。

我說 「是啊，過去的班上學生也問我這個問題，
我沒有做什麼。事情太小，我急着回家，所以就沒有
投訴。飛機場上的情形，讓你很難停下來和她認真計
較。但是我是應該要去做點什麼。所以我就給你們講
我這段經歷來教育你們了。」

這位學生接着問 「如果在這個城市的飯店發生這
樣的事你會怎樣做？」

我說 「我會去和他們的經理談。飯店的情形不同
，你不急着去哪裡，要談。」

我覺得這個女生追問得非常好！
我並不是想推論到總體，但是我發現模糊之中是

有規律的，通常都是白人男生對我遭遇空姐種族歧視
的例子傾向於抵賴這是歧視。他們喜歡為她找一些理
由或藉口。很有意思，不是嗎？

這正說明了另一個概念： 「白人特權」（white
privilege）是如此真實地存在。白人特權是什麼？是
白人與生俱來的由於膚色而享有的一些日常生活的特
權，如他們享受一些 「人上人」待遇，容易被尊重，
被器重，走在不是他們居住的社區裡也不會像黑人那
樣被尾隨和懷疑要偷雞摸狗而甚至要報警。但是他們
並不意識到自己有這種膚色帶來的特權，而且白人特
權指的往往是白人男性的特權。

美國，一個無法迴避種族的社會！

冰
涼
的
冷
飲
總
是
炎
炎
夏
日
必
備
之
選
。

儘
管
如
今
北
京
市
場
上
各
種
飲
料
、
冰
淇
淋
五
花
八
門
、

層
出
不
窮
，
但
有
很
多
人
對
過
去
的
北
冰
洋
汽
水
念
念
不
忘
。

北
京
北
冰
洋
食
品
公
司
的
前
身
可
以
追
溯
到
一
九
三
六
年

，
當
時
叫
北
平
製
冰
廠
，
是
北
京
市
第
一
家
人
工
製
冰
企
業
。

抗
戰
爆
發
後
，
北
平
淪
陷
，
工
廠
被
充
作
日
軍
專
用
倉
庫
。
後

製
冰
廠
恢
復
運
轉
，
但
是
經
營
慘
澹
，
一
九
四
九
年
，
製
冰
廠

收
歸
國
有
，
改
叫
北
京
新
建
製
冰
廠
，
並
招
聘
了
十
多
名
原
廠

的
老
工
人
。
一
九
五○

年
六
月
，
製
冰
廠
正
式
註
冊
風
靡
了
半

個
世
紀
的
﹁北
冰
洋
﹂
商
標
以
及
雪
山
白
熊
的
商
標
圖
案
。
當

年
就
出
產
了
自
己
的
第
一
批
產
品

│
果
味
冰
棒
。
第
二
年
又

增
添
了
雪
糕
、
冰
淇
淋
等
品
種
，
並
在
這
一
年
改
名
為
北
京
市

食
品
廠
。

一
九
五
六
年
，
在
時
任
總
理
周
恩
來
的
過
問

下
，
上
海
屈
臣
氏
遷
入
京
城
，
同
北
京
市
食
品
廠

合
作
。
屈
臣
氏
從
上
海
向
北
冰
洋
提
供
了
數
條
上

世
紀
三
四
十
年
代
的
一
體
化
灌
裝
流
水
線
。
雖
然

設
備
有
些
老
舊
，
但
在
當
時
的
北
京
，
卻
是
第
一

家
現
代
化
汽
水
生
產
企
業
。
從
那
時
候
起
，
北
京

市
民
在
炎
炎
夏
日
之
際
，
能
夠
得
到
北
冰
洋
汽
水

送
來
的
涼
爽
。
後
來
，
上
海
方
面
還
派
遣
了
一
批

有
着
豐
富
經
驗
的
專
家
、
技
工
來
到
北
京
協
助
生

產
。

上
世
紀
五
六
十
年
代
，
當
時
內
地
的
經
濟
剛

剛
開
始
復
甦
，
人
們
的
生
活

品
質
也
在
逐
步
提
高
，
北
冰

洋
食
品
公
司
的
一
系
列
產
品

恰
好
滿
足
了
北
京
市
民
對
於

冷
飲
方
面
的
新
要
求
，
特
別

是
﹁北
冰
洋
﹂
汽
水
，
一
上

市
就
受
到
了
北
京
市
民
的
喜

愛
。

一
九
八
五
年
至
一
九
八
八
年
，
﹁北
冰
洋
﹂

迎
來
了
它
的
輝
煌
階
段
。
公
司
產
值
超
過
了
一
億

元
人
民
幣
，
利
潤
達
到
一
千
三
百
多
萬
元
，
北
冰

洋
冷
食
、
北
冰
洋
汽
水
在
北
京
市
場
佔
據
統
治
地

位
。

曾
經
在
北
冰
洋
食
品
公
司
工
作
的
老
員
工
說

：
﹁效
益
最
好
的
時
候
，
工
廠
裡
的
機
器
一
天
連

軸
轉
都
供
不
應
求
。
在
北
冰
洋
食
品
公
司
等
貨
排

隊
的
汽
車
從
永
定
門
外
安
樂
林
的
廠
子
裡
開
始
，

一
直
能
排
到
沙
子
口
外
，
算
下
來
足
有
兩
三
百
米
。
這
樣
的
壯

觀
景
象
幾
乎
是
每
天
都
可
以
看
到
。
﹂
﹁北
冰
洋
﹂
已
經
成
了

﹁北
京
的
符
號
﹂
。

一
九
九
四
年
，
北
冰
洋
食
品
公
司
同
外
商
合
作
分
別
成
立

了
四
家
合
資
公
司
，
著
名
的
﹁北
冰
洋
﹂
汽
水
被
分
配
給
其
中

之
一
的
百
事

│
北
冰
洋
飲
料
有
限
公
司
生
產
。
遺
憾
的
是
，

外
資
並
沒
有
給
國
內
的
老
字
型
大
小
企
業
帶
來
活
力
，
包
括
百

事
—
—
北
冰
洋
在
內
的
三
家
公
司
沒
有
多
久
就
全
部
關
門
大
吉

，
產
品
在
市
場
上
消
失
。
二○

○
○

年
，
北
冰
洋
食
品
公
司
整

體
向
位
於
大
興
的
食
品
生
產
基
地
搬
遷
。

三
年
前
，
停
產
近
十
五
年
的
北
冰
洋
汽
水
重
出
江
湖
，
上

市
一
個
月
，
出
貨
量
能
達
到
五
萬
箱
，
即
一
百
二
十
萬
瓶
。
北

冰
洋
食
品
公
司
表
示
，
傳
統
配
方
一
直
保
留
，
將
根
據
當
今
時

尚
口
味
，
對
配
方
略
作
調
整
，
現
在
，
北
冰
洋
汽
水
的
銷
量
也

逐
步
擴
大
覆
蓋
到
北
京
周
邊
。

金錢愛情非􀎠絕配􀎡 陳魯民

潰
不
成
軍

姜
琍
敏

面對種族歧視的反應
椰 檸

汗
血
馬
胡
小
明

北京名飲􀎠北冰洋􀎡 許 揚

文文史史
叢譚叢譚

文文
化化
什錦什錦

文文化化
經緯經緯

如如是是
我見我見

人人
與與事事

域域
外外
漫筆漫筆

天天
南南
地北地北

五
月
十
九
日
《
新
民
晚
報
．
夜
光
杯
》
有
篇
長
文
《
〈
胡
適
自

述
〉
中
的
小
說
》
，
是
作
者
陳
丹
晨
最
近
讀
了
《
胡
適
自
述
》
，
意

外
發
現
胡
適
所
寫
《
我
的
母
親
的
訂
婚
》
，
某
些
情
節
竟
與
《
聊
齋

誌
異
》
中
《
邵
九
娘
》
描
述
邵
九
娘
議
婚
過
程
相
像
，
因
而
懷
疑
《

我
的
母
親
的
訂
婚
》
是
胡
適
將
邵
九
娘
故
事
參
考
移
植
搬
來
加
以
渲

染
發
揮
改
寫
而
成
的
。
陳
文
除
了
將
兩
者
比
對
之
外
，
又
講
了
三
點

佐
證
，
詳
加
剖
析
，
有
理
有
據
，
令
人
信
服
。

說
來
也
巧
，
我
前
幾
天
剛
粗
讀
過
五
月
十
五
日
《
人
民
政
協
報
》
刊
載
的
《
胡
適
教

材
曾
入
選
耶
魯
教
材
—
—
王
珉
源
與
〈
四
十
自
述
〉
英
文
註
釋
本
》
（
作
者
肖
伊
緋
）
，

所
以
順
手
找
出
來
摘
引
借
用
一
些
，
或
許
可
為
陳
文
作
點
補
充
。
原
來
，
《
胡
適
自
述
》

中
的
《
我
的
母
親
的
訂
婚
》
這
一
章
，
還
曾
被
美
國
耶
魯
大
學
作
為
教
材
，
專
供
校
內
學

生
學
習
中
文
之
用
，
並
不
公
開
發
售
，
甚
至
可
能
胡
適
不
知
道
這
本
教
材
。

蕭
文
寫
道
：
﹁一
九
四
六
年
二
月
，
美
國
耶
魯
大
學
東
方
系
將
胡
適
《
四
十
自
述
》

中
的
《
我
的
母
親
的
訂
婚
》
一
章
，
單
獨
抽
出
，
印
製
了
一
冊
附
有
英
文
註
釋
的
教
材
。

…
…
選
編
者
的
初
衷
是
認
為
胡
適
的
語
言
符
合
現
代
中
文
的
特
點

│
簡
練
、
清
楚
、
明

白
，
且
特
別
適
宜
於
外
國
人
學
習
，
所
以
特
別
從
其
自
傳
中
抽
取
出
一
章
，
加
以
英
文
註

釋
，
對
照
着
中
文
原
文
，
便
於
學
生
學
習
與
理
解
。
﹂
﹁在
書
前
序
言
中
，
選
編
者
提
到

，
全
書
的
英
文
註
釋
均
為
中
國
助
教
王
珉
源
所
撰
寫
﹂
。
文
章
還
配
有
耶
魯
大
學
一
九
四

六
年
初
版
的
胡
適
《
四
十
自
述
》
節
譯
本
的
圖
照
。

讀
了
陳
、
蕭
兩
文
，
我
想
到
一
個
問
題
：
耶
魯
名
校
為
何
只
選
《
四
十
自
述
》
中
《

我
的
母
親
的
訂
婚
》
一
章
？
除
了
考
慮
胡
適
語
文
特
點
外
，
應
該
還
有
其
故
事
性
、
可
讀

性
的
因
素
。
由
此
推
測
，
更
不
排
除
當
年
四
十
的
胡
適
會
以
中
國
古
典
小
說
的
精
彩
故
事

和
筆
法
為
基
礎
，
演
繹
闡
發
為
能
打
動
人
心
吸
引
讀
者
的
小
說
性
的
《
自
述
》
了
。
當
然

，
關
於
他
父
母
是
否
年
齡
相
差
三
十
來
歲
，
有
興
趣
的
讀
者
不
妨
去
查
查
胡
適
家
譜
，
以

作
更
多
的
求
證
。

進入盛夏，家鄉平湖
的各色西瓜又開始上市
了。

說起被譽為 「江南第
一瓜」的平湖西瓜，在上
個世紀八十年代前，還是

處於輝煌時期的，那時平湖的 「馬鈴瓜」、 「
解放瓜」、 「台黑瓜」聞名滬杭蘇、港澳乃至
東南亞一帶。東湖輪船碼頭，滿載西瓜的輪船
你來我往，一派興旺景象。大街小巷上，本地
的百姓也是一擔（百斤左右）一擔買西瓜回家
品嘗解暑，平湖炎熱的夏天因為有了西瓜而清
涼了許多。

改革開放初期，平湖縣還是一個傳統的農
業縣，農民種西瓜的熱情得到前所未有的釋放
。據《平湖縣志》記載：到一九八九年全縣種
植西瓜面積達到三萬二千八百二十九畝，畝產
一千三百四十一公斤，總產四萬四千零八噸。
那時上海夏夜的街頭，都是 「賣平湖西瓜啦」
的吆喝聲。後來隨着鄉鎮企業的蓬勃興起，市
場經濟的日益繁榮，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傳統
西瓜種植也受到了衝擊，種植面積逐年減少，
「馬鈴瓜」等優良品種退化，病害加重，在市

場上逐漸銷聲匿跡了。
解放前至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平湖西瓜以

農家土雜肥為主，特別增施雞糞、餅肥，西瓜
長勢壯、抗性強，形成了平湖西瓜 「汁多味甜
、肉質脆嫩」等特點。我小的時候，經常看見
農村阿姨來到城關街頭 「捉雞糞」，也就是把

河蚌的殼瓣開後卡在小竹竿上，在大街小巷上刮地上的雞
糞，回去施在西瓜地裡。八十年代後就看不到這種景象了
，那時開始，廣泛應用化肥，偏施氮肥，有機肥減少，氮
素過多，鉀素嚴重缺乏，影響了土壤結構，西瓜長勢旺而
不壯，糖度不高，平湖西瓜也徒有名聲了。

進入新世紀，隨着平湖經濟的發展，實力的壯大，工
業反哺農業，平湖農業部門和有關鄉鎮着力建起了一些農
業產業園區，現代農業模式初步建立，以 「金平湖」等品
牌小西瓜為代表的平湖西瓜，又重振了平湖西瓜的聲譽。
一年一度的平湖市 「西瓜燈」節，吸引了無數海內外的佳
賓。

近年來，平湖市場上也出現了一些山東瓜、海南瓜、
上海崇明瓜等，而浙江台州等地的一些勤勞精明的農民到
平湖承包土地，種植一種 「8424」的西瓜，這類西瓜味甜
汁多，皮薄肉嫩，為平湖百姓增添了一個好的西瓜品種。
就像當年平湖的 「馬鈴瓜」是在民國初年，由城郊的移民
從江蘇江陰引進的一樣，後來成為平湖半個世紀當家的西
瓜品種。據平湖西瓜豆類研究所負責人介紹：平湖開始重
新研製種植 「馬鈴瓜」了， 「瓜鄉平湖」的美名名副其實
了。

法國著名趨勢學家傑里米．里夫金預言：二十一世紀
世界進入了第三次工業革命時代，即生產的數字化。前兩
次工業革命加快了城市化進程，帶給我們當地的直接變化
是，工業園區多了，公路多了，城市面積擴大了，農作物
種植面積減少了，二○一三年平湖西瓜種植面積下降到了
一萬五千畝左右。

關
於
《
胡
適
自
述
》
蘇
永
祁

平
湖
西
瓜
印
象

繆
宇
光

汗
血
寶
馬

（
資
料
圖
片
）


